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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前，北京城有位姓王的读书

人家，生了一群男女孩子，没有任何靠山

地从容简朴过着日子。本人爱好点书法

图画，也注意孩子们人格的培养，孩子们

都濡染了正正当当的文化教养。我这话

说起来普普通通。在北京城的生活中找

户这种人家还真不易。我说的这个王家，

主人名叫王念堂。我跟王家不熟，也没有

过往来，只记得几十年前这王家的孩子之

中的一个得了世界儿童画比赛的优美奖

品。那时候，中国美术家协会刚正式进驻

帅府园新盖的大厦不久，发奖的那天是由

美术家协会展览部负责人郁风大姐主持，

那个得奖的儿童名叫王明明，穿着一套齐

整的衣冠接受了来自国外的精美纪念奖

品。（我当时好像是美协的常务理事分得

了一些这类有趣的照片），王念堂先生一

辈子专注两件大事：培养、维护孩子群的

高尚文化兴趣。保持全家十几口老老小

小免受冻饿，并且一心一意地在艰难环境

中让明明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画家。这

像个高树上的大鸟窝。十几只老老小小

蹲挤在窝里嗷嗷待哺，王先生夫妇来回哺

食居然还要考虑孩子们的艺术性和前

途。听起来好像是讲笑话，实际上几十年

的含辛茹苦，居然做到了。”

这是黄永玉先生在《爸爸们的沧桑》中

写下的一段话。他敬佩于一个普通人对子

女的付出和教育，亦感怀于父爱的坚毅与

深沉。

王念堂出生于山东蓬莱，早年喜好书

画，17岁到丹东，后转到沈阳。当过学徒，

做过职员，还与爱好文学的朋友们办过杂

志，与书画界的朋友们研究书画，但因生活

所迫，只能去搞实业。1948年王念堂到北

京后就开了家造纸厂，但还是惦记着心中

的梦想，于是，便把自己的夙愿寄托在儿女

身上——七个子女中，四个从了艺，王明明

行五。

王明明眼中的父亲，耿直且执着。“他

对喜欢的东西特别执着。退休后他才把毛

笔拿起来，恢复了几年后，他写的草书、楷

书、行书已很见功力，后来还在新加坡做了

展览。在他百岁的时候，我给他做了一场

书法展览。”

可以说，王明明会走上艺术之路，与父

亲的循循善诱和着意指引分不开。王明明

笑着说：“我”相当于是他的作品。

遍访名家 高人指点

在父亲的教育信念里，搞艺术创作一

定要找“大家”，要对路、要有高人指点。所

以童年时期的王明明，在父亲的带领下，就

已遍访名家。

王明明5岁开始拿笔，6岁就见到了李

苦禅先生、陈半丁先生。“我把临的字拿给

李苦禅先生看，他先把纸翻到背后看看是

否力透纸背，再告诉我用笔的方法。”王明

明说道。后来李苦禅先生的女儿李燕回忆

说：“你才是我爸爸最小的徒弟。你来的时

候还没有画案高，是我爸爸把你抱到案上

看他作画的。”

9 岁见到了吴作人先生，吴先生夫妇

俩对他特别喜欢，善意提醒他父亲：儿童画

家小的时候出名，可能在 14、15 岁时有一

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转好了他会很顺利

地走下去，如果转不好，他可能一辈子不喜

欢了。“后来到我转折的时候，的确是这

样。因为儿童画家画得越熟练，进入成人

的素描、速写教育的转型期越是困难。”王

明明感慨道。

15岁左右，他又结识了启功先生，“那

时启功先生的老伴刚去世，家里没有人，我

父亲也很用心，让我母亲热了奶、包了饺

子，自己骑着脚踏车过去，从宣武门到西城

启功先生的家，我和我弟弟有时候一起去

听他讲字的结构，经常一聊就是半天的时

间。”父母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对王明明

影响极大。

而后他向周思聪先生、卢沉先生、姚有

多先生学习中国画基本功及创作，并求教

于蒋兆和先生、刘凌沧先生、陆俨少先生、

宋文治先生、何海霞先生、许麟庐先生、黄

永玉先生、方增先先生等诸多大家。

父亲带他见了诸多大家，却没有让他

去追随某一个人，而是让他从这些老先生

们身上学习一些观察事物的方法、学习的

方法。他说，任何人都有长处，你只要能够

学到这些长处，每天的收获都会很大。

多年来，王明明就是本着“学规律而

不学样式”的原则，博采众长，建立自己的

判断力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去辨别什么是

对、什么是错，吸收什么、钻研什么、舍弃

什么。

“我到了画院后，创作时遇到很多问

题，就是我的画法和周思聪先生太一样，

如何能够有自己的面貌。1980 年的时

候，我想从题材上有所区分，她画现实，

那我画古代，于是开始画了杜甫。”王明

明说，“老师非常宽容，她不限于你是不

是学她，她能够看出学生的长处，我从他

们身上学到了心胸、包容，以及发现别人

的长处补充自己，并提携年轻人，传承就

应该是这样。”

此外，父亲还尽己所能带他去看能看

到的东西。“他带我去厂店看会引导我：你

看看厂店里最吸引你的是什么？他的理念

是你有感觉你就画，不要有什么顾虑。”父

亲的包容，给予他创作上足够的自由度，他

也以自己的兴趣点展开，画了马戏团、人民

公社等诸多主题性创作。

严谨家风 不骄不躁

在做人和为艺上，父亲和王明明强调

了品格的重要性。王明明说，“我印象特别

深，那时候被叫‘神童画家’，经常参加展

览，他说你一定不要在有成绩的时候骄傲，

而且不要在你展览的画面前洋洋自得，一

定要找出自己的问题和毛病。”同时，其父

非常注重对传统文化的教育。他说要画好

画，一定要写好字。“文革时画不了画，他就

让我们写楷书、隶书。我先后临了颜真卿

的《多宝塔》，汉代的《礼器碑》《曹全碑》以

及《圣教序》等，并经常请教书法家徐之谦

先生，他教我认识各种字体的间架结构与

书写规律。”

父亲的严格要求，令他之后在遇事时

得以游刃有余，亦让他在绘画技法和个人

修养方面都有较大的提高,并很快走上正

规的创作道路。

“1977 年我考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当时业余画了很多装饰画,有意进入装潢

专业，但却被分配到特艺系（壁画专业）。

因为不喜欢，我就决定不去了。最后在周

思聪先生的引荐下，我加入了北京画院，

成为一名专业画家。过了两年，美院开设

研究生班，卢沉、姚有多先生都说‘你来

吧，没有问题，你就考吧’，我说我也不考

了，画院很好。在决定不要这份文凭、不

考研究生班这些转折点上，我也得到父亲

的大力支持。在这些问题上，就看你要什

么，孩子们的方向是需要家长的主见去把

握的。”

父亲的作用一方面在于激发孩子的

最大潜能，另一方面，在孩子的人生重要转

折点上帮助他把握方向、作出准确选择。

王明明的恩师周思聪先生对他有一

句精准的评价：“一个聪明的老实人，聪明

却不狡猾，老实却不愚笨”。对人生的领

悟与判断，王明明是有大智慧的；而对专

业知识、管理能力的学习，他又是扎扎实

实的。

比如他在北京画院担任院长时连续

多年做的20世纪美术大家系列，就切实落

到了“老实”二字，他为老先生们做展览、出

画册，很多人不理解，画院里也有不同反对

的声音，但他认为“作为研究，必须回顾历

史，谁能在历史上留下作品、留下经典，就

给谁做。”事实上，这一系列的确为20世纪

美术大家的学术研究填补了空白。

从小他从父母、前辈身上学到的，就是

踏踏实实地创作，老老实实地做人、做事。

沉下心来，排除各种各样的干扰——名利

的干扰、社会杂事的干扰，使自己静下心

来。为此，他多次请辞卸去各类社会职务，

60岁以后把社会活动几乎减为零，除了最

好朋友和服气的艺术前辈的展览开幕式，

剩下无关的、露脸的、刷存在感的活动一概

不参与。他说，人生很短，精力有限，要留

出更多的时间给创作。

父亲眼中的王明明是听话顺教的，而

儿子王加眼中的王明明是充满爱心与童趣

的，爱看动画片，也热爱小动物。三代人的

艺术教育，可谓一脉相承。在王明明的艺

术熏陶下，王加从小痴迷于各门类音乐，并

爱好摄影，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主修音

乐商业管理，回国后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从事策展工作，亦出版过《音画之间》《画外

有音》等书籍，叶朗先生看中他，亦邀他到

北京大学上公共选修课。

从父亲的角度，王明明对王加的教

育，重品行甚于重成绩、重能力甚于重学

历，尽管儿子偏科，他亦让他知道如何发

挥自己所长，取长补短。这不仅是一个父

亲的教育智慧，更是祖孙三代殊途同归的

艺术追求。（王明明，系国家一级美术师、

北京画院艺术委员会主任。）

王明明：学规律而不学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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